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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
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发布日期 ：2008-3-14 15:32:53         作者:赵文娟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 香港） 

      摘 要：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

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

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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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范围内，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傈僳族、

景颇族、佤族、拉祜族、独龙族、怒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有过广泛的传播。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云南、贵州、四川的基督

教徒约有30万，占全国基督教信徒总人数的30%，名列全国各地区的前茅［1］（3）。基督教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与清末民初传教

士在西南民族地区成功活动直接关联。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例，可以使我们管中窥豹式地了解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

地区的宣教活动史。 

                                                                              一 

      基督教宗派众多，其主流宗派主要有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宗、公理会、浸礼宗、卫斯理宗。循道公会即卫斯理宗，该宗的产生

与英国的历史有关。18世纪中期，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新的工业城市不断建立，产业工人阶级由此诞生。但当时据统治地位的

英国国教会已不能有效适应新形势，失去了对社会下层的吸引力，英国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在此情况下，约翰·卫斯理与其弟查理·卫

斯理力图挽救危机，复兴基督教信仰。约翰·卫斯理经潜心研究圣经和新教各派的宗教思想，提出循道宗的主张，他认为只有提高每个

基督徒的灵性修养和道德水平，建立严密组织，改变陈旧的布道方式，才能挽救危机［２］（１２３）。 

卫斯理宗继承了马丁·路德所主张的“因信称义”原则，重视内心的宗教体验，强调信徒凭借信仰就可以直接交流并得救，而无须包括

主教、神父的教阶制度做中介。主张基督普遍之爱，强调自由意志，认为个人可凭对上帝纯洁的爱而战胜罪的诱惑，荣恩典而成圣。 

英国卫斯理宗在国内传教的同时，非常注重开拓海外传教事业，其宣教活动领域涉及西非、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自鸦

片战争以后，卫斯理宗即循道公会，陆续派遣传教士从广州向湖南、湖北、浙江、华北以及西南各地扩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成立了

武汉华中湖北、湖南教区，天津华北教区，广州华南教区，及华东浙江温州、宁波教区，云南昭通等教区，因西南教区的宣教活动在少

数民族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其成就最为显著。 

                                                                           二 

      柏格理原名塞缪尔·波德拉，英格兰人。1864年出生于康沃尔的贫苦传教士家庭，9岁随其父到康沃尔南部的佩里恩镇。1876年

考入得文郡博尔公学，成绩优秀。毕业后，因家庭困难，无力投考大学继续深造，遂报考公务员，以全英第七名被录取。但他并不安分

于这个职业，决定像他父亲一样做一个传教士。1886年，在从事了5年文职服务之后，波德拉辞去公职，被教会派往中国传教。1887

年与同窗好友弗兰克随基督教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先抵上海，后转安庆，并在安庆接受汉文化的半年培训。入

乡随俗，他们穿上了汉装，戴上发辫，学习中国话和中国风俗礼仪。波德拉援儒家“格物致理”一词，取名柏格理，弗兰克也取汉名邰

慕廉。之后，乘船溯长江而上，抵达重庆，又由重庆步行22天，于1888年10月达云南昭通，购房置地建立教堂，传播新教教义。 

       当时西南地区与内地不同，当基督教在内地城市市井中传教取得较大成功时，在西南却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传教工作收



效甚微，虽然柏格理等人身着汉族装束，在昭通的大街小巷、城市郊区，起早贪黑、日复一日的宣传布道，但居民对他们的宣教活动反

映非常冷淡。传教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当传教士向彝族布道时，会面临巫师阶层的强烈阻碍和反对；面对汉族宣教时，他们往往又强烈

地猜想外国人士均怀有某种掠夺和颠覆的政治目的而拒绝了。给柏格理留下深刻影响的，是汉族群众对于他们兜售或赠送的基督教宣传

品的怀疑与抵触情绪。“有的中国人日渐接近传教士，开始认识他们到来的真正含义，不过广大的贫民群众依然保持着不信任与疏远的

情绪。他们可以付少许几文钱买一本印有经文的小册子，然后拿在手中，于打开之前上下左右闻上一遍。因为有一种谣传说，外国人所

卖的小册子中含有能够伤害人的毒药，买书者就试图通过嗅觉来发现任何毒物的蛛丝马迹。……因为他担心会被你毒害。”［3］

（484）在挫折失败面前，柏格理的同事邰慕廉一度丧失了信心，向国内的差会寄出辞呈，后在柏格理的激励下收回了辞呈书。当时柏

格理所属的圣经基督教教会提出了放弃在云南传教活动的建议。由于柏格理的执著坚持，圣经基督教教会在西南的传教活动并没有中

断。但在柏格理进入西南的前20年传教活动收效甚微，几乎一直处于困境之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成就了柏格理的传教事业，改变基督教在西南地区步履维艰的困境。1904年7月，4个威宁的花苗民众来到昭

通找到了柏格理，柏格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7月22日又有5个苗民来访，23日便成13人。传教士从未见过如此空前的求道规模。

“那十三个人告诉我们，他们只是作为尖兵前来看看”，“他们说在此地北面和东面的群山中，有他们本民族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渴

望前来昭通见传教士，以便听到关于‘爱稣’的事情。成千上万！如果我们对于成千上万人这件事的可信性尚持几分犹豫的话，您一定

会责备我们。然而我们却是辛辛苦苦地工作了许多年，才仅仅聚集起几个汉族与诺苏信徒。”［3］（94）之后，苗民一批又一批接踵而

至，来到昭通循道公会。苗族群众如此狂热求道的现象，引起了当地土目地主的忧虑。鉴于苗族信徒人数的快速增加，柏格理决定在苗

族地区开办教会。1905年春，柏格理来到地处滇黔川边的贵州威宁石门坎开办教会和创建教堂。在石门坎，柏格理等人通过创制和推

广苗文，创办开设教会学校，创办麻风病人院并积极治病救人，使得石门坎地区苗、彝、汉族民众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迅速增长，乌蒙山

区信仰基督教的苗族就达到了85%［4］（75）。1915年9月，柏格理因救护石门坎的伤寒病人，受到感染，不治而逝，终年51岁。柏

格理虽然去世了，石门坎却逐渐走向了辉煌，被誉为20世纪初“西南苗区最高文化区”。而正因为柏格理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宣教活动

的成功，启示和鼓励了其他基督教会和传教士，进而使基督教在整个西南民族地区宣教活动取得巨大成功。这也使得柏格理与卫斯理宗

创建人约翰·卫斯理齐名，与另外三名著名传教士被誉为卫斯理公会的五名使徒［3］（445）。据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上个世纪80年代

中期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曾特别用柏格理的故事来教育干部”［5］。  

                                                                        三 

      柏格理一到中国，便吸取先前一些传教士失败的教训，即在上海、安庆等地学汉语汉文，易洋服，一派中国人的打扮。到威宁石门

坎后，他又穿上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民同吃同住，丝毫不嫌苗民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简陋，生活全盘“苗化”。他很尊重苗民，

待之以礼，路遇苗胞，总先让道，口称“得罪”。苗区闭塞，会汉话者极少。为消除语言障碍，他拜杨雅各等苗民为师，学习苗话，白

天黑夜形影不离，很快“精通苗族语言”。他常拿西洋简单的日用品，分送给苗族妇女和儿童，同时辅以慈善事业，如免费看病发药。

他的妻子就在当地主持医院，同时也在学校兼课。如此使得他很快便和苗民在生活上、感情上做到融洽，得到苗民的好感，为立根苗区

打下了初步基础。 

      政治上，柏格理在一定程度上给苗民撑腰。当越来越多的苗民来到昭通柏格理的传教点，引起了当地彝族和汉族人的注意。他们猜

疑苗民前往外国人那里是企图借助他们的帮助以密谋叛乱。很快这样的谣言成为集市上公开谈论的话资。苗民开始在这场谣言中开始受

到迫害，他们中有的人遭到殴打，有的人被拘禁关押。对此，传教士柏格理不顾个人安危，请昭通府的一位官员给威宁代理知州写信，

要求进行坦率的协商，以缓解目前困难的形势。同时柏格理和两位信徒亲自前往发生骚乱的危险地带，向数百名群众讲述了苗族人聚集

的事由，并宣读了官府准许的布告。19世纪末20世纪初，威宁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完全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极度贫穷的地位。残酷的

等级压迫交织着民族歧视，笼罩在每一个苗民的头上。柏格理针对这一社会现实，以外国人和教会的势力，一方面大力宣传基督教会保

障教友不受歧视和欺压，另一方面，凡遇彝族土目和封建地主欺压苗民时，他即挺身而出，或写信或亲到当地官府，胁迫官府出面制止

各地土目、地主的暴行。这样，柏格理更是深得苗民的信任与崇敬。传教士带给他们的不仅是“爱稣”的拯救信息，而且是现实生命的

保障。 

      文化上，柏格理积极地进行苗文创制。1905年，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等人，认真研究，经

过几个月的努力，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苗族创立了基本可行、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现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亦称“波拉德字

母”。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叫小字母和大字母，辅音在前、元音在后进行拼读。这套文字，虽不够科学完整，但在本世纪初，能为一

个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文字的民族创立一种文字，而又以此文字传播该民族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不说是一次创举。柏格理

创造苗文，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向苗族同胞传播基督教义。柏格理就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柏格理死后，杨

雅各等人又译了《新约全书》。苗文创立后，柏格理主持翻译了一些苗文课本，如《苗族原始读本》。其内容一部分为苗族文化，如苗

族的历史传说、诗歌、故事等。另一部分是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 

       教育上，柏格理采取了教育传教的形式。柏格理在对苗民传教的过程中，较早地认识到了开展教育的重要性。1904年，他接待昭

通寻访的苗民时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识数，常常在买一本40文钱的赞美诗或80文钱一本的《圣经》时，他们中不少人就容易出



错［５］（９４）。在深入民族地区一年后，柏格理又发现，一年前还挺热心的苗族人现在却失去了他们的激情，倒退了回去。事情很清

楚，如果在这些人中进行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得建立教堂和学校［５］（９４）。于是柏格理于1905年在石门坎兴建学校，1906年开

始招收苗民子弟入学。至1912年，已办成高级、初级男女两部，系完全小学，取名光华小学，遵照国家规定学制为六年。并在学校建

立起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并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中心，有计划地向石门坎周围的支堂推广、扩大，发展苗族地区的教育事

业。 至1915年柏格理逝世时，不计分校，仅光华小学本部已有学生400余人。 

                                                                            四 

      从1904年柏格理将基督教传入石门坎，至后来循道公会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取得了很大发展。到1915年柏格理去世后，

循道公会的宣教活动又受到很大影响。“苗族人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就像一则关于潮汐的故事，其来势波高浪涌，携带着成千上万人对

精神自由的追求。可以隐喻地说，整个苗区世界晴空万里，和煦的南风轻轻吹来，阳光明媚，人人心态祥静。但是随着这位白老师离开

人世，乌云密集，狂暴的冷风吹来，寒流撞击着一颗颗勇敢的心灵，村村寨寨被一种迷惑惊恐的情绪扫过，宗教信仰的大海落潮了。其

实大约在这种表面上的不幸发生前的三四年，退潮已经开始了，不过只是那些身处幕后的人才能觉察。”［3］（410） 

       柏格理的逝世使滇黔川循道公会的信教人数锐减，鉴于此，王树德、张道惠、布莱恩等外国传教士在一些坚定的苗、彝、汉族信

徒的帮助下，继续坚持在石门坎教区开展各项活动，使教会缓慢地向前发展。然而1926年张道惠夫妇因患风湿病返回英国，这意味着

一个时代的消失［6］（232）。石门坎老一代传教士，可以使用汉语、苗语布道，用苗语与苗族群众交流。他们长期与底层群众生活在

一起，为群众免费施药、治病，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麻烦问题，亲自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此后传教士则长驻昭通城、少住石门坎。他们不

懂苗语，与群众接触不多，常常是按照例行形式到各支堂巡视，从此外国传教士拓荒形象不再，群众对外国传教士的信任度和信心大为

减少，从而使本土传教人员逐渐走上了宣教活动的舞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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